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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影响国家利益的灵魂要素。我国的国家利益与

政治安全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金融手段是西方势力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伎俩，金融领域

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维护核心价值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新战场。我们必须增强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高度

警惕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实施意识形态渗透，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想为引领，树立总体金融安

全观，积极防御，主动出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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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价值观的知识与观念基础，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统率着全体社会民众整体

行为的一致性，是实现国家利益重要的精神凝聚力。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① 当今世界并不缺乏因意识形态失守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典型案例，如苏联; 再如，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西方势力结合金融手段在中东欧一些国家策动的 “颜色革命”，这些法

治无力、政府治理能力明显不足的国家，被强行推行所谓的 “西式民主”，最终导致核心价值观

混乱、政权倒台。金融已然成为西方势力干涉别国内政的一项重要手段。由此可见，金融与国家

安全休戚相关。在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以金融维护意识形

态和文化安全，以金融促进文明交融，造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

项关键命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是西方国家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与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

国家安全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复杂系统。一国的核心价值与军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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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系统的重要内容。纵观国际

社会，金融已然突破单纯经济工具的角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以金融手

段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一直广泛存在。以美国为例，金融手段作为西方势力维护自身国家安全与

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伎俩，从以下几方面可窥见一斑。

第一，金融是西方国家实现自身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手段。美国就是以金融手段谋求

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典型的案例。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

位，向全球兜售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使很多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对美国输出廉价商

品、在美国投资回报却很低的 “斯蒂格利茨怪圈”①，从而最大化美国自身利益。与此同时，美

国利用全球金融清算系统、互联网企业以及 “棱镜计划”等项目全面监控全球金融数据与相关

信息，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利益和垄断掌控全球金融信息资源。美国利用多维度金融数

据，不仅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而且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

第二，金融是西方国家调整资源配置和保障国家安全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环节。在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如何运用好经济与金融手段协调资源配置，通过金融支持国家安全系统

的资金供给、人才供给、产品供给乃至文化供给等，增强国家安全的 “硬实力”与 “软实力”，

正是其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作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战略与

金融手段的密切配合，成功地向全世界输出价值判断，集全球之力助其渡过危机难关，同时综合

运用金融、外交、国防、情报、科技和其他方面的优势，极力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

益。在全球其他经济体仍处于错综复杂的复苏环境、下行风险相对严峻之际，美国凭借其强大的

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后危机时代率先回到强势复苏通道。

第三，多元化融资体系是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输送资金支持的关键要素。美国在建

构国家安全体系的过程中均充分运用了包括银行信贷、财政资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多元化的

融资渠道，打造了在国防军工产业、高新科技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等方面的世界领先优势。可以窥

见，作为全球军事强国，美国除了通过高居全球榜首的国防预算支持军事力量建设外，其华尔街

财团以及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是国防军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尤其是为美国国防科技实力的不断

巩固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金融资本支持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融入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的运行轨道，在提升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还为其对外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平台。其中，

美林银行、普罗维登斯资本、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帝杰商业银行等就是最早一批金融资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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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资本流动的奇特现

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 亚洲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投资到美

国资本市场; 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亚洲美元”，然后又以证券组合投资、对冲基金等形式将这些亚洲美

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也就是说，亚洲国家资金流入美国获得低收益，美国资金流入亚洲国

家获得高收益，这是亚洲国家和美国双方投资收益的不对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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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高盛集团等著名华尔街金融机构也紧随其后加入支持美国文化产业的行列。

第四，多层次金融创新是西方国家提升自身国家安全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途径。在盈利动机

的驱使下，美国可谓是当前全球金融创新的引领者。美国金融创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

信息技术主导下的金融技术创新、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创新，同时也包括金融市场、金融企业的创

新。多层次、多领域的金融创新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更是提升国家安全各项子系统

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虽然当初的国际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

以及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但金融创新的风险分散功能也让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得

到稀释，从而为美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走出危机、实现有效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金融手段成为西方势力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伎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站在所谓的

“普世民主”高度，结合各种金融手段开展价值观渗透，干涉别国政权。一是通过金融手段营造

“内忧外患”，策动“颜色革命”。在 21 世纪初中东欧的案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一方

面借力金融非政府组织对目标国家的知识分子、媒体等进行思想渗透和改造; 另一方面以金融威

胁、资金控制等技术手段扼住目标国家的经济命脉，倒逼其接受意识形态渗透。在格鲁吉亚

“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 “郁金香革命”爆发前后，均能看到西方金

融基金会的身影。二是凭借金融控制力胁迫军政 “反水”，加速目标国家政权倒台。在 2010 年

“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二次革命”的关键时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

上的霸权地位和领先科技优势形成较强的控制力，垄断金融信息资源，详细掌握他国关键人员的

情报，通过“冻结官员海外资产”等手段，胁迫目标国家专政机器 “倒戈”，不费一兵一卒颠覆

政权，从而扶持亲美亲西方势力上台。

综上所述，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的力量无处不在，金融并非无色地

带，而是天生就有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当代世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如碳排放、“颜色革命”、伊朗核问题、科技革命等背后，都可以看到金融的影子。由此，我们

应从更高维度来认识邓小平关于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

全盘皆活”① 这一重要论断。也就是说，金融如果搞好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将被激活，国家

安全全局都将有保障。反之，金融如果搞不好，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金融能够以其功能助

力国家发展，也能够以其风险危害国家安全。当今时代，金融对于国家安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

金融安全本身，还事关国家安全全局。

二、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对我国实施意识形态渗透

在国家安全系统中，核心价值的安全涉及意识形态层面，关注文化传承与社会 “最大公约

·16·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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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国家安全的灵魂精髓。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在国

家安全中的关键地位毋庸置疑。正因为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

阵营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尖锐斗争。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变得

更加复杂、激烈。21 世纪初，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发生的 “颜色革命”，

就是在西方势力支持下进行的一种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复杂性与冷战时

期相比犹有过之。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实力不断壮大，引起西方势力的忧虑。近年

来，个别西方国家如美国更是将中国视作其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借助金融手段在中国实施价

值观渗透，使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西方势力作为幕后金主资助国内个别非政府组织 ( NGO) ，以潜移默化的 “和平手

段”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企图策动民粹主义抬头，动摇国内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主要通过西方国家本国政府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受援国本土非政府组织三

类组织进行运作，其中，西方国家本国政府机构或具有官方背景的本国非政府组织充当幕后总指

挥。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 ( USAID) 是承担美国大部分对外非军事援助的联邦政府机构，其触

角遍布全球的各个角落，世界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它们的身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非

政府组织大量进入中国，在我国国内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多达

数千个。虽然这些组织对于我国的科技、民生、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

也不能忽视，在我国活动的数千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中，有西方势力政治渗透背景的多达数百家。

一些组织以慈善、公益、学术等面目出现，暗地里却从事各种渗透活动。某些国际金融基金会等

非政府组织以及互联网金融平台以 “金融自由化”的名义，培植所谓的“金融民主”，企图打造

从内部冲击我国意识形态的力量。例如，某著名国际金融基金会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筹建中国分

部，复制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成立“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出资百万美元，以资助中国改

革开放学习研究和赴美学术交流人员，培养所谓的自由金融专家，为其 “金融民主化”代言。①

在中国采取限制措施后，近年来改以更为隐蔽的方式，以 “扶持医疗、教育和改革研究”等为

幌子变相资助“金融自由派”。同时，还通过小额贷款、金融资助等方式对普通民众进行渗透、

教化甚至组织利用，激发底层民众的反政府和反社会情绪。以金钱利益手段拉拢扶持各种违法势

力，并企图借用个别宗教力量培植战略内应，诱导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此

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通过建立庞大的研究中心如 “兰德公司”，利用各种学术机构、组

织等召开学术研讨会、国际会议以及交流活动，极力推销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国国内的众

多研究机构，参与有关民主渗透战略和手段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如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中心、智

·26·
① 唐勇、常喆等: 《推动“颜色革命”索罗斯基金会渗透全球》，《环球时报》2005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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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等由美国政府提供专项资金的科研机构，对美国对外民主渗透政策和执行方式具有很大的影响

力。可以说，西方敌对势力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实施 “西化”和 “分化”等渗透行径，打着 “自

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干涉我国内政。

第二，西方势力通过培植利益代言人，在我国金融改革关键领域大肆宣扬 “西方自由化”

思想，鼓吹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企图混乱我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思维。新

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主张市场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潮，它极力宣扬自由化、市场化、私

有化，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新自由主义掌门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

“货币主义”，其宗旨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主张金融自由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之所以主张金融自由化，是因为金融自由化会给美元霸权带来巨大的利

益，由此主张自由市场原则。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我国较大规模地传播和讨论，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些自由派学者甚至成为 “西方自由化”思想的理论代言人。他们在理论层面

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新自由

主义的传播已经在我国经济领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西方自由化错误思想的长期潜移默

化，给我国金融发展带来的影响就是金融渐失有效监管。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

自 2010 年以来，金融投资年均增速高达 30%以上，远超 GDP 增速。而与此同时，我国实体经济

严重失血，发展困难重重。大量资金为股市、楼市和债市提高 “配资”充当杠杆资金，金融投

资和实业投资此消彼长，造成资金脱实向虚。其原因就在于: 一是近年来金融投资门槛越来越

低，越来越“自由”，导致我国金融投资不断趋向短期化与投机化，越来越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

的需求; 二是近年来金融投资者在监管真空下对暴利的贪欲日益恶性膨胀，引发了我国金融市场

极度的浮躁，“杠杆股市”和“杠杆债市”更是加重了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

恣意蔓延中，我们看到的是“拉美陷阱”的前车之鉴①，是拉美国家的贫困加剧、环境恶化、犯

罪率不断升高。可见，新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民主、自由的体现，更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帮助发展

中国家发展的一剂良药，而是其意识形态的扩张与渗透，是其企图压制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第三，西方势力利用金融资本借网络手段鼓吹各种极端价值观念，企图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

和行为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在电脑硬软件以及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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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美陷阱”，也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20 世纪70 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之前曾出现过一段发展较快时期。但是，当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之后，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弱势群体增多，城乡差距扩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发展的成果，社会陷入动荡，政局不稳，经济增长持

续低迷。“拉美陷阱”的典型表现是城市化畸形发展。由于缺乏规划，当农村人口短时间内快速流入城市时，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

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问题 ( 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电力供应、给排水等) ，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来到

城市的大批农民，由于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低，逐渐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通常被迫在环境较差的地方建立住所，形成

城市贫民窟。随之而来的是犯罪活动、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时常出现，治安状况差，社会环境恶化。如今，几十年过去，拉

美大部分国家人均 GDP 还在 1000 ～3000 美元间徘徊，如同掉进陷阱中爬不出来，故称这种经济现象为“拉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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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技术上处于绝对霸主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 “信息强势”和 “网络霸主”地位，造成了

全世界信息传播与管理的极大不平等，这使得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全球无孔不入，给人们

尤其是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近

些年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外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势力以互联网络

为媒介频频向我国境内发送垃圾政治邮件、“翻墙”软件、散布虚假信息蛊惑人心和煽动闹事，

等等。某些西方势力还将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刻意渗透进网络游戏中。在网

络虚拟空间里，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传播十分迅猛，极大地影响了人们

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变得淡薄脆弱，社会主义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受到严重冲击。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国外敌对势力与国内违法组织利用信息网络作为思想文化

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功能，极力鼓吹各种极端价值观念，直接冲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将之歪曲为“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在舆论上刻

意恶化国有经济、国有金融机构与普通民众的关系，丑化甚至恶意攻击党的领导。开展新媒体意

识形态入侵，与我国主流媒体争夺虚拟空间话语权，冲击我国思想文化阵地。尤其是利用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转型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迷茫情绪，大肆宣传所谓的 “普世民主”、自由、人权价值

观等，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推动民粹主义抬头，鼓动 “劫富济穷”仇富思想。以历史虚无主

义形式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功绩，抹黑中国共产党执政现

状，企图瓦解党的执政基础，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妄图以所谓的 “民主”倒逼政府、以所谓

的“民意”绑架国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中国传统意识

形态的维护方式带来巨大挑战，互联网络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向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重要渠道。

第四，西方势力利用金融资本对我国强势开展文化输出与价值观渗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并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恶化我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长期以来，西方势力以 “大众文化”

消费为内容进行意识形态隐蔽渗透，在全球推销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审美情趣、消费心理

和价值观念等方面诱导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向西方看齐，侵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社会教化功

能。西方势力还利用新自由主义论、文明冲突论、新帝国主义论、中国威胁论、消费主义论等西

方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从而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主要渗透方式表

现为，一是借助网络及电影电视等其他传播媒介，通过文化交流、高层论坛、学术研讨等方式实

行文化渗透; 二是以新式的宗教渗透作为对华文化渗透的有效手段。这些渗透手段严重威胁我国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对此必须高度警惕。①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发

达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主要针对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好莱坞就是美国金融资本支持

文化价值观输出的典型例子，在美国政府的有意引导下，2004 年来自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46·
① 杨露露、汤先萍: 《近年来国内关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研究综述》，《大庆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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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进入好莱坞。在华尔街资本的大力支持下，好莱坞文化产业吸引了全球电影精英人才，同时也

融入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轨道，为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平台，企图借此进行文化价值观输

出。在亚洲区域，日本构建了以财政资金、民间资金、银行低息贷款为核心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支持动漫等文化产业发展，试图以所谓的“酷文化”输出为捷径加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

体系，威胁中国的文化安全。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文化侵蚀与价值观渗透的同时，西方势力大肆宣

扬所谓的“文明冲突论”① 和“中国威胁论”，企图通过国际舆论的外部压力冲击中国文化安全。

近年来，众多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书籍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大肆流传，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

好关系，制造地区紧张气氛，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总之，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更加隐蔽、更为复杂，意识形态较量正在从高政治领域向

低政治空间延伸。对于一国而言，意识形态是国家制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具有强烈

价值倾向的信仰体系，能够成为凝聚社会资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而相应地，一旦

意识形态崩溃，可能会带来比经济、政治方面的崩溃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导致亡党亡国。在此

背景下，金融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维护核心价值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新战场。

三、树立总体金融安全观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在进行全方位转型之际，随着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新兴科技进步飞速，

社会环境的日趋复杂性使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多变。尤为重要的是，防范外部意识形态渗透是

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关键，是保持我国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的根本前提。近些

年来，西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手法不断更新，同时，借金融之力将意识形态渗透引向我国经

济社会各个领域。因此，积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挑战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2013 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系统思想，对我国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详尽的解读，提出了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

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体现了当前我国的国家核

心利益诉求。2015 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明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

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7 年中共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系统思想，准确把握了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构建了国家安全的丰富内涵，

既涉及相对于外部主体的主权利益、保障国家领土不受侵犯、意识形态不被颠覆、经济发展不受制

·56·

① “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是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他认为: “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而不

是意识形态和经济”。他甚至认为，作为儒教文明发源地的中国，未来将成为美国文明、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Ｒemaking of Word Order，Simon ＆ Schuster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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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社会文化不受侵蚀，同时也关注内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与精神文化需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①

由此，围绕国家利益这个核心，积极主动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需要在习近平 “总体国

家安全观”系统思想的引领下，树立总体金融安全观。金融，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

更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命题。

———树立张弛有度的战略思维，有效规范和管理金融非政府组织。鉴于金融非政府组织在社

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服务贫困群体、致力社会公益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

此，不能一刀切，全部否定，而应因势利导、严格监管，特别是对境外金融非政府组织应以张弛

有度的战略思维有效规范和管理。一要严格限制，坚决盯住境外违法或别有用心的金融非政府组

织。认清一些国际金融基金会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老手打着合作交流、资助科研、独立媒体等幌

子进行思想渗透的实质，严格限制落地我国境内。二要严定禁区，在放行合法金融非政府组织的

同时，严格划定相应活动禁区。对金融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和行为设立负面清单，严禁

窃取金融核心数据、煽动民意、支持 “街头革命”等各类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三要严密

监控，密切监督金融非政府组织资金流动，有的放矢，切实强化对一切境外金融非政府组织的监

管，随时掌握其异常资金流向，及时切断其资金非法流动。

———树立适时应变的金融底线思维、危机思维，增强意识形态反渗透免疫力。虽然我国改革

开放 40 年来积累的雄厚外汇储备和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成为金融强

国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也更趋复杂化，经济金融博弈日渐激烈，需要以适

时应变的底线思维和危机思维应对境外敌对势力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一是应加强外汇储备利用

的顶层设计，改变央行一家独管的长期局面，设立专业化机构，制定国家外汇多元化运用战略，

对外汇储备的用途进行筹划、管理、操作，实施不同的投资策略。二是将增持黄金作为国家金融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黄金储备，不能根据黄金的一时涨跌放缓增持的节奏，而是要有战略

储备的意识和规划。三是大力建设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现代化金融体系，用充足的信贷增长牢牢

守住经济增长底线，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四是果断有力加强金融海外反腐的配

套措施，借鉴俄罗斯的海外反腐成功经验②，在政府官员海外账户、亲属海外经商等方面严肃纪

律，以反腐的雷霆之力夯实底气，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树立正确财富观的理性思维，遏制金融 “民粹主义”蔓延。要在全社会倡导客观公正

的财富观，即个人财富只要是合法获得的，都是社会进步的强力支撑、社会福祉的强力支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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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2 ～ 260 页。

俄罗斯为防范“颜色革命”，对政府官员的海外资产进行严格限制，通过立法禁止各级公务人员、军人及其配偶和未

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账户，禁止其在国外拥有或购置不动产，禁止其购买或持有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此举在俄罗斯应对乌克兰

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防止政府部门关键人员在关键时刻出现不稳定，危害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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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的基础。一是要倡导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财富观，在照顾广大人民福利的同时，承

认劳动创造价值的差别性，保护和鼓励个人财富的合法积累，尊重个人财产的私有权。二是要明

确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基础，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根本，金融机构必须要坚定加大支持实体经济

的力度，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提升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推进金融与文化产业融合，运用金融

资本大力支持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主流媒体发展，特别是做大做强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新型主流媒

体，通过金融为传播理性声音提供资本支持，打造应对 “文化霸权”的文化软实力。四是要优

化财政金融政策组合，建立科学的财政金融风险隔离机制，切断财政金融风险传导路径，维护财

政金融稳定，同时强化财政金融体系稳定重大问题磋商机制，凸显金融政策透明度，以开放的金

融思维遏制狭隘的“民粹主义”恣意蔓延。

———树立为政治大局服务的金融强国思维，获得国际舞台战略主动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我们应积极有为，确立为政治大局服务的金融强国思维，把握并利用国际规则，蹄疾步稳主动参

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将国际格局演化和规则更新导向更有利

于中国的方向。从当前看，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推动作用，用好、用活金融手段，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共赢，是我国在国际舞台获得战略主

动的重大契机。一是在金融服务 “一带一路”的同时，更要积极发挥其经验引领、专业引领、

模式引领与战略引领的作用，成为 “中国梦”逐梦的急先锋和圆梦的主心骨。二是在推进 “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的过程中，集中金融力量、运用金融产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用金融机构

的商业化运作将“一带一路”倡议切实贯彻落实到位。三是以合作共赢为最终目标，通过金融

手段实现国际合作各方利益与机会共享，促进我国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上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参

与甚至主导区域规则制定，通过亚洲基础设施银行 ( 亚投行，AIIB) 、丝路基金等加强多边合

作，谋求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是影响国家利益的灵魂要素。从当

前国内外形势看，我国的国家利益与政治安全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就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因

此，需要我们迅速提高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高度警惕西方势力借金融手段实施意识形态渗

透。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思想为引领，树立总体金融安全观，积极防御，主动出

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看，以金融为核心，引领社会、经济、政治、

外交、文化全面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实力。充分发挥

金融的安全效应，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基础、防范外部意识形态渗透至关重要。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君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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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TENTS AND ABSTＲACTS

 Studies on World Socialism 

A Study of Marxism in Vietnam in the 21st Century: Paths and Achievements

Pan Jin'e and Zhou Zengliang ( 40)……………………………………………………………………………………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the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m in Vietnam has mainly been carried

out through summing up their own experiences，fighting against various wrong thoughts，exchanging with and learning from

other countries，and holding relevant theoretical seminar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innovat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has enriched and has continuously updat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ietnamese socialism，and has gradually formed a series of views on Vietnam's economy，politics，culture，diplomacy and

party building，some of which are relatively mature. It is expected that Vietnam will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e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Marxism-Leninism with its specific practice and devote it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its own theory of socialism.

 Hot-spot Analysi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s Bears Strong Influence from Social Interest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A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Economics Zhang Lin ( 51)………………………………

State structure and cultural framework are the factors that have the larges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nd therefore economics inevitably bears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 and national identity. During the whole 19th Century，

economics was deeply marked by state and such mark has not disappeared up until now. German economics ha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tate，and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vivi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though many people

today would consider the“American characteristics”as the benchmark and only existing model and therefore ignore it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ubiquitous facts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mainstream modern economics in the West

reveal that China must construct its own socialis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Chinese

reality and that is able to re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a.

Maintain High Vigilance against the Ideological Penetration in China by Western Forces Through Financial Means

Zhong Ying ( 59)…………………………………………………………………………………………………………

Since ideological secur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a country，it is the soul element that

affec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greatest external threat to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security is th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ideologies. Financial means is an important tactic for Western forces to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The financial field has become a new battlefield for China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its core values and safeguard

it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enhance our political acumen and political discernment，and be highly vigi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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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ideological penetration by Western forces through financial means. We must，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systematic thought on“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set up overall consciousness of financial security，actively defend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of attack so as to safeguard the ideological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Dialectical Movement betwee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Fu Zheng ( 68)…………………………………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Since theory plays a great guiding role in practice，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Marxists to update and develop their own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masses than merely

inculcating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in the masses. This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ycl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then from practice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ory” . It i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not only carries on the spirit of previous Marxist-Leninist classics but also makes breakthroughs and

innovations based on the specific so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Insights from History 

Not Worthy of His Prestige-On the Person，Doings，Scholarship and Virtue of Hu Shi Lin Zhibo ( 73)…………

In recent years，some people have put Hu Shi on the altar，calling him a“modest gentleman”and even regard him as

an idol and benchmark. The author's textual research shows that，first，Hu Shi was low in character. He hurt both his

family and friends. He not only lacked sympathy for the arrested progressive students，but found excuses for the warlords.

Second，his scholarship was mediocre. Zhang Taiyan，Tang Degang，Qian Mu and other famous scholars all commented

that Hu Shi had“no root”and was“not a scholar.”Third，Hu Shi lacked national integrity. He belittled and denigrated

Chinese culture，promoted and sold Western culture，and was willing to be a cultural comprador. Fourth，Hu Shi did not

make due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During his four-year period a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he was unwilling to take his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and support China'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Fifth，Hu Shi was narrow-minded and harsh. He thought he was the best in China's cultural and artistic world.

He spoke sarcastically of people who were better than him. Sixth，Hu Shi pursued Western liberalism，pragmatism and

opportunism. He resolutely opposed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China and was agains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ven

Chiang Kai-shek said，“his personality equals that of a barking wild dog. ”In short，our evaluation of Hu Shi should 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 We should not only see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but also see that while being

an intellectual，he was in the meantime a politician and cultural comprador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责任编辑: 杨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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